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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学术界对二里

头遗址制骨遗存的关注较少。通过对该遗址制骨遗存的梳理可知，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该遗址至少存在 2 处制骨

作坊，1号作坊的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2号作坊的使用时间可能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制骨作

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不少与处理、埋藏骨料有关的灰坑、窖穴。作坊区内的墓葬为管理人员和

工匠所留，部分婴幼儿墓葬可能为祭祀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骨器加工过程中的备料、加工、再利用都有一定的章

法，骨器加工多选取黄牛的骨骼，包括长骨、肋骨和下颌骨；角器加工则选取鹿科动物角。骨骼截取多采用片状

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经使用铜质工具。大致经过了了预成形、细部加工（切割、镂刻、刮削、剔挖等环节）、打

磨、抛光等流程，部分器物局部采用管钻、掏挖等技术。二里头遗址的零星生产和集中生产并存，制骨手工业已

经相对成熟，作坊生产有“官工”特征，以满足日常所用为主，但与二里冈、殷墟文化时期相比其专业化程度相

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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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时期是我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发展阶段，但是相对于青铜冶铸和玉石器加工

的研究而言，学术界对制骨手工业的关注一直较少。 

二里头遗址自 1959 年开始发掘以来，就陆续有制骨遗存发现。发掘者赵芝荃、郑光等先生在

相关论著中均论及二里头遗址的制骨作坊，并认为该遗址不止1处作坊存在。20世纪90年代末，

二里头遗址第一部发掘报告出版，结语中认为遗址东部和北部有制骨作坊存在，但是没有明确

制骨作坊的具体位置和使用年代。近年来，在对聚落形态的考察中，许宏等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

址Ⅲ区和Ⅵ区的制骨遗存较为集中，周围应该有作坊存在。在二里头遗址新出版的发掘报告中，

许宏等进一步认为第Ⅴ区的制骨遗存也相对集中，周围应该有制骨作坊。研究者虽然认识到制

骨遗存集中分布区域附近有制骨作坊存在，但是对如何判定是否为作坊、具体位置、布局、规模

和使用年代，以及制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流程、工艺特征等问题鲜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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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遗存的考察是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制骨手

工业的生产方式、规模和特征是手工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拟根据二里头遗址发掘所见的

制骨遗存，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制骨作坊和骨器加工点 

一般认为，制骨遗存主要包括骨器加工时所留下的遗迹和遗物。遗迹主要包括相对固定的骨

器加工场所例如房址、埋（储）藏骨料的地层、灰坑（窖穴、水井）、管理人员和工匠的墓葬等。

遗物主要包括骨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半成品、残次品、制成品，以及加工中所使用的各种

质地的工具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骨器加工和角、蚌、牙质遗物的加工有着大体相同的工艺流

程和技术特征，本文所指制骨遗物不仅仅指动物骨骼及其关联品，还包括鹿科动物角、蚌、牙等

类遗物及其衍生品。 

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有两处。 

一处为 1959～1960 年发掘的第Ⅱ·Ⅴ区（现划为Ⅴ区）。该区域在工作之始，就被部分发

掘者怀疑为制骨作坊，但相关遗存的发现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1999～2006 年的发掘中，Ⅴ区

发现的骨料也较为集中，大体位于 1959～1960 年发掘区的北侧，和前者应为同一生产区。 

另一处为 1983～1986 年发掘的第Ⅵ区。发掘者认为，1983 年清理的骨料坑“可能与制骨作

坊有关”，1985 年发现的骨料坑和半成品骨器“再一次证明附近有制骨作坊遗址”，1986 年

发现的骨料坑和烧土面“很有可能与制骨作坊遗址有关”。该区域是较早确认存在制骨作坊的

区域。 

此外，在遗址东部的Ⅲ区、南部的Ⅳ区和宫殿区西侧的Ⅷ区也有不少制骨遗物发现，比如 1960

ⅣT2、T5，1960ⅧT12、T14、T16，1973ⅢT203、T214、T215 等探方和 2000ⅢT1～T5 等探方，

均发现有不少骨料及工具类器物。 

马萧林认为，判断制骨作坊是否存在，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有比较固定的生产活动空

间；第二，原生或次生堆积中出土有骨器加工工具；第三，原生或次生堆积中出土有骨器成品、

原料和废料，彼此之间具有制作工序上的关联性，即能够清晰地看出骨器加工的整个流程。我

们认为判断制骨作坊是否存在，在上述三个要素的基础上还应该参考制骨遗存的规模，因为若

不考虑规模，有固定生产活动空间的家庭制骨活动也可能符合上述三个条件。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历年发现的制骨遗存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有两处制骨遗

存集中分布且具一定规模的区域，遗迹和遗物所显示的生产链条完整，可以确认为制骨作坊。一

处位于二里头遗址第Ⅴ区内，在宫殿区（宫城）的东部略偏南处的 4 号基址南侧，即前述第一处

制骨遗存集中区域，本文暂称其为 1号制骨作坊（以下简称为 1号作坊）；另一处位于二里头遗址

北部的祭祀区附近，即前述 1983～1986 年第Ⅵ发掘区，本文暂称为 2号制骨作坊（以下简称为 2

号作坊）。而历年零散发现的制骨遗存，构成作坊的产业链条尚有空缺，暂称之为骨器加工点。这

样的地点共发现 5 处，分别位于宫殿区的东部、南部和西部的第Ⅲ、Ⅳ、Ⅷ区（图一）。 



 

图一  二里头遗址重要遗存分布示意图 

（据《二里头（1999～2006）》（叁）图 11-2-2-1 改绘） 

二、制骨作坊的相关问题 

上述两个制骨作坊遗址中，1 号作坊经过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文化内涵和布局相对清晰。2

号制骨作坊的资料披露较少，其规模不甚明确。 

（一）布局 

1 号作坊位于宫殿区，东侧靠近宫城东墙，南侧有门道（东 3）沟通宫城内外，其北侧不远处

为 4 号建筑基址。已发掘区域包括 1959～1960Ⅱ·ⅤT101～T124、T126 和 2003ⅤT41、T53 等。

此外 2001～2003 年在 4号基址和宫城东墙的发掘中发现的不少遗存，与此制骨作坊的生产活动

也应该有关。 

该区域制骨遗物比较集中的地层有 1959～1960Ⅱ·ⅤT101、T102、T109、T110、T113、T116

的第 3、4 层和 T119 第 4 层等。例如 T116 第 3 层，距地表深 0.70 米处有一层兽骨，共 179 块，

其中加工的关节余料 6块，未加工关节骨 79块；T116 第 4 层出兽骨 2031 块，其中关节骨 346 块
。 

1 号作坊区域内发现有小型房址 2座（1959～1960Ⅱ·ⅤF1、F2），为浅穴式建筑，南北相邻，

应该为一组。两座房址四周不见围墙和门道，居住面坚硬光滑，烧土面大部分在居住面的外围并

和居住面相连。据此，发掘者认为其建筑形式和用途不同于一般房屋。此外房址在发掘区内所



处的位置比较特殊，西部发现有大量灰坑，东部不远处为宫殿区外围道路和稍晚出现的宫城东墙。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为这组房址可能是作坊区内的一处加工场所（图二）。 

此区域发现的墓葬数量较少，可分为无圹墓和土圹竖穴墓两种。无圹墓多发现于地层中，部

分埋葬者有女性（M55）和儿童（M52），不见随葬品。土圹竖穴墓多位于骨料坑的附近，长 1.2～

2.3、宽 0.4～0.6 米。从随葬品情况看，M54、M56、M57 均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其中 M54、M57

发现有陶爵，M56 发现有玉饰品，这类墓葬与铸铜作坊内发现的同类墓葬有相似之处，不全是较

低等级的墓葬。从死者的骨骼保存状况看，M54 的双脚被截。埋葬儿童的现象也与铸铜作坊相类

似，可能为祭祀遗存。该区域内的死者身份可能比较复杂，既有管理人员，也有从事劳役的工匠，

死者之间的关系是属于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群体，尚待进一步研究。 

 
图二  1 号制骨作坊平面图 

（据《偃师二里头》图 40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里头队保存资料绘制） 

该区域还发现灰坑数 60 余座，多数位于房址的西部，相对集中，大体呈环状分布（图二）。

灰坑形状不一，包括矩形，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填土内中除了常见陶器碎片外，还有骨料、

骨器、卜骨、砺石等。灰坑的功能既不单一，也不尽相同，根据其所出遗物推测，可能包括骨料

坑、水井和卜骨埋藏坑等（表一）。 

表一   1 号作坊部分灰坑推测功能统计表 

骨料坑 水井 卜骨埋藏坑 年代 



H144、H146、H148、H155 H105、H130 H130 二里头文化一期 

H113、H132、H151、H152 
H126、H127、H132、H150、

H165 
 二里头文化二期 

H112、H142、H158   二里头文化三期 

 H101  二里头文化四期 

H116  H116 二里冈文化早期 

H137、H167 H167 H137 二里冈文化晚期 

根据制骨遗存的分布范围推测，1号作坊规模应该不大，约 500～600 平方米（见图二）。 

从 1号作坊内遗迹的分布情况看，作坊区的布局有以下特点：（1）小型房址位于生产区域内，

长期使用；（2）房址附近有不少水井存在，便利生产和生活；（3）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多就

近集中处理，挖坑埋藏或者扔入废弃的水井内；（4）生产中有零星的祭祀行为，从业者地位不完

全是低级阶层，有些死后埋葬于生产区内。 

2 号作坊位于二里头遗址Ⅵ区，宫城之北约 200 米处。从报道的材料来看，2号作坊的布局与

1 号大体类似，也应该是以房址为中心的加工场所，房址周围也存在不少骨料坑和墓葬。 

（二）产品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制骨遗物数量庞大。据已发表资料统计，1959～1978 年出土的骨、角、蚌、

牙类遗物共计 1824 件。其中制成品 1443 件，包括骨镞 423 件、骨簪 403 件，分别占总数的 29.3%

和 27.9%，这两类器物占制成品的一半还多。1999～2006 年出土的遗物中，骨器制成品共计 535

件，包括骨簪 183 件、骨镞 91 件，分别占骨器总数的 34%和 17%，这两类遗物的数量之和占骨器

总数也超过一半。如果统计中加入角、蚌、牙质的镞和簪的数量，其比例应该更高（表二）。骨

镞和骨簪比例偏高，与这两类遗物易损耗有关，也说明制骨作坊的生产以这两种常用器物为主。 

表二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骨、角、蚌、牙类器物统计表 

发掘年度 
骨质 

角质 蚌、贝 牙 合计 
骨镞 骨簪 骨料 其他 

1959～1978 年 423 403 2 616 13 361 6 1824 

1999～2006 年 183 91 317 261 136 344 41 1373 

合计 606 494 318 878 147 705 47 3195 

从骨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各文化期的分布数量来看，1959～1978 年发现的各类遗物中，属第

二至四期遗物的共计 1687 件，占总数的 92%以上；1999～2006 年发现的相关遗物中， 属于一

期的遗物更少，可见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是大规模的生产时期，此后二里冈文化晚期又有一次

小高峰。制骨作坊的发展轨迹与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演变基本同步。 

（三）年代 

上述两处制骨作坊中，1号作坊发表的资料较多，为我们讨论其使用年代提供了条件。 

1. 1 号作坊区域内仅有Ⅱ·ⅤT102、T116 发表了地层资料。T102 堆积有 5 层，发掘者认为第

1 层为耕土层，第 2 层为汉代文化层，第 3、4 层为商代层，第 5 层为龙山晚期。T116 堆积有 6

层，发掘者认为第 1 层为耕土层，第 2 层为近代层，第 3 层属二里冈文化上层，第 4 层属二里头

文化三期，第 5、6 层均属二里头文化一期。所发表有遗物的遗迹单位（地层、灰坑和墓葬）

较多，包括地层、灰坑和墓葬等。 



《偃师二里头》中遗迹分期的基本序列大体无误，但是根据近年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新成果和

对陶器编年的认识，一些单位的年代可以略作调整。其中，部分探方第 5～7层可早至二里头文化

第一期；多数探方的第 5 层应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部分探方的第 4 层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部

分探方的第 3层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或二里冈下层时期，部分探方的第 3层属二里冈上层时期（表

三）。 

表三  1 号作坊主要遗迹年代分期表 

地层 房址 灰坑 墓葬 年代 

T110⑤B、T113⑤、T104⑥、T116⑥、T110

⑥A、T104⑦ 
 H103、H144、H130 M56 二里头文化一期 

T109④、T101⑤、T103⑤、T104⑤、T108

⑤、T110⑤、T113～T114⑤、T116～T118

⑤ 

 

H102、H105、H106、H113、

H115、H117、H118、H126～

129、H131、H132、H146、

H148、H155、H157、H162、

H165 

M54 

M57 
二里头文化二期 

T113③、T109③B、T114④、T115④ F1 

F2 

H107、H158  二里头文化三期 

T109③、T117④ H122、H133  二里头文化四期 

  H116、H120  二里冈文化早期 

T116③、T118④  H109、H137  二里冈文化晚期 

说明：据《偃师二里头》相关章节制作，未发表可资断定年代陶器的遗迹暂不未统计，部分单位的遗物年代

较复杂，按照年代最晚的统计。 

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判断，T104 第 7 层、H103、H144、M56 等的年代可早至二里头文化

第一期，H144 中发有骨镞、蚌镞、骨料、石刀、兽骨关节等遗物，表明该区域在二里头文化第

一期已经有制骨活动，可能为骨器加工点。 

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四期发现的制骨遗存数量不一。比如二期的 H155 出有兽骨关节 25 块，

残碎的兽骨 100 余块。第三期的 T109 第 3B 层出土有大量的骨器和有加工痕迹的鹿角和兽骨，H158

出有残骨料 1064 块、兽骨关节 82 块，发掘者认为大部分遗物用于制作骨镞。第四期的地层内虽

然出土也有兽骨和骨料，但是数量较前几期少。 

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地层单位中，T116 第 3 层出有一层兽骨，共 179 块，有锯痕或折断痕迹。

H137 内出土兽骨共计 1639 块，包括关节骨 460 块。可见二里冈文化时期 1 号作坊区域仍有一定

规模的制骨活动存在。 

从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演变来看，宫殿区在第二期初步形成，作坊区的围垣设施在第二期开

始建立，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已经开始投入生产。1 号制骨作坊作脱离早期零散的生产模式转

而进行集中式的规模生产，应该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延续至四期。在二里冈文化晚期随着

二里头遗址的废弃而停止生产。 

2. 2 号作坊虽经多次发掘，但是资料尚未系统发表，其文化内涵尚不清楚。根据已经披露的

资料看，与骨器加工相关的骨料坑（86ⅥH5）出土陶器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该区是二

里头遗址的主要作坊之一。 

从制骨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1号作坊内相关遗存较少，2号作坊遗存

较多。结合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交，制骨手工业的生产中心可

能发生了迁移，即由 1号作坊迁至 2号作坊。 



三、 制骨遗物反映的加工流程 

由于 1999 年之前相关遗物发表的较少，下文的讨论主要依据 1999～2006 年所获遗物。 

（一）备料 

备料阶段对应的遗物包括废弃的原料、坯料、弃用的关节余料和截取坯料过程中的边角余料

等。 

废弃的原料是生产最初期的遗物，一般很少留存，除非因为开裂等偶然原因而弃用。坯料是

指从动物骨骼上切割截取下来，以备下一步制作所用的骨料，可以分为一级坯料、二级坯料、三

级坯料。一级坯料为截取动物肢骨关节后的骨干部分、下颌骨上升支截取冠状突与髁突所余部分、

肋骨近端肋骨头以下部分等。二级坯料是在一级坯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切割，但还没有达到预成形

前需要的坯料。三级坯料是指预成形前可以在其基础上加工成形的坯料。余料是指骨料加工过程

中截取坯料或加工成形过程减序加工中剩余不用的部位，最典型的为肢骨两端的骨关节，其上多

有切割痕迹，此外还包括肢骨骨干残片等边角余料。 

1. 余料与坯料 

从骨料的鉴定和分析来看，备料阶段的骨料占绝大多数（表四），表明当时制骨技术已经很成

熟，半成品与残次品的数量较少。由于发掘过程中动物骨骼收集时未进行细网筛选，加工阶段的

边角余料也较碎，手选收集的几率较低，仅有的少量残碎骨料未纳入统计数据。 

表四 二里头遗址的骨料（可鉴定）类型统计表 

发掘年度 
余料 

坯料 合计 
关节 其他 骨干或边角 鹿角截取后 

1959～1978 年 13 1 - - 8 22 

1999～2006 年 88 1 22 39 152 302 

合计 101 2 22 39 160 324 

说明：1959～1978 年发掘所出的大量骨料因历史原因留存较少，此处统计仅包括可见部分。 

2. 坯料的截取和选择 

不同的动物骨骼或角在截取坯料时采用不同的截取方式。 

对于哺乳动物的长骨而言，要截取一级坯料，一般先截掉两端关节部分，选取中部骨干，因

此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长骨关节余料。一般情况下，长骨的关节松质骨较多，中部骨干多没

有松质骨或个别地方有少量松质骨，故而截取时一般选择在长骨邻近关节松质骨较少的部位。在

一级坯料的基础截取二、三级坯料时，会根据骨骼的具体形态和特征进行切割。如掌、跖骨后侧

一般截下后侧面的骨干，然后分段切割，截取达到预成形要求大小的三级坯料。前侧面的骨干一

般从背侧中间纵沟处纵向切割开。胫骨则因为前侧面胫骨脊附近的松质骨较多，通常也截下后侧

面的骨干，再根据需制作器物的大小和形状进行几次切割，截取到所需的三级坯料。胫骨前侧面

的骨干因为胫骨脊上段松质骨较多，胫骨脊以下部分的骨骼较为规整，一般会先截取胫骨脊以下

部分，然后再截掉胫骨脊，仅选取胫骨上段前内侧与前外侧靠近后侧面骨干的部分骨干。其他骨

骼也大致采取了“因形取料”的方式。三级坯料发现较少，个别发现是因为加工中有开裂等原因

导致废弃。 

对于哺乳动物的肋骨而言，通常会先截断近端关节，然后对骨体进行分段截取。截取方式较

为简单，多在肋骨内、外侧宽面采取对向切割，但并不完全切割开，而是在将近切开外层松质骨

时把剩余部分的骨骼折断，偶尔也有在前后两侧的窄面处二次切割。 



角器常见的器形有镖、锥和镞。制作时主要挑选鹿角作为原料。截取坯料时多从角环上方的

主干下端截断，留下带角环的角柄（有时候附带颅骨）和眉枝不用，然后从主干上分段截取要制

作角器大小的枝体，主枝与分支交叉处截掉不用。较大的分支也用来截取坯料，一般截掉分支的

尖端多用来制作角锥。截下需要的角枝残段后，再进行纵向切割，直到得到可以用来进一步加工

成器物的条状坯料。 

（二） 加工成形 

加工成形阶段对应的遗物包括半成品、残次品、成品以及边角余料。 

1. 遗物 

二里头遗址 1999～2006 年发现的骨、角、牙器半成品有 19 件，未见废弃成品（表五）。从出

土遗物来看，加工阶段的半成品极少发现。发现的半成品与镞、笄、锥等类似，一般为日常所用

器物，有的是利用劈裂的骨片简单制成的器物半成品。虽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未经筛选，

但半成品的形体不会太细小，手选收集骨骼应不至于遗漏太多。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半成品与改制器物中有一些是利用劈裂的骨片尖部简单加工制成。当时对

于骨料的使用较为节约，尤其是在制成三级坯料或半成品后即使有残损，也会改变原有计划而改

制成新的骨器。 

现有的资料反映出二里头文化制骨手工业的规模虽然较小，但骨器制作技术较为熟练，对于

骨料的利用程度也较高。 

表五  半成品骨、角、牙器统计表 

骨类（部位） 数量 预成形骨器 

长骨 7 锥 

肋骨 

2 匕 

1 圭形器 

6 不明 

肩胛骨 1 铲或有刃器 

鹿角 1 不详 

猪牙 1 锥 

2. 加工技术与方法 

从半成品与成品的情况来看，不同器物的加工技术虽然因器物不同有区别，但大致采取了预

成形、细部加工（切割、镂刻、刮削、剔挖等加工方法）、打磨、抛光等技术，有的穿孔器则采取

了管钻、掏挖等技术进行单面穿孔或双面穿孔。 

（三） 再利用 

再利用阶段对应的遗物是指对使用一段时间后残破的成品进行再加工，使之成为一件新的器

物。1999～2006 年期间所获的这类遗物也较少，仅有 9 件。 

其中牛肋骨改制成的骨器有 7 件。5 件为骨板改制的刮抹器。其余一件一端断口处内外侧骨

壁经打磨，呈不规则的圆弧形，另一端凹面骨壁的断口可能为锯断后又进行打磨，断口基本平齐，

两端断口均无刃，可能为某种简易的刮抹器或不明杂器。另一件肋骨骨体两端截断之后经过打磨，

断口平齐；一端略呈圆弧形，另一端凹面骨壁平直，骨壁大部分发掘中残，系片状工具切割所致。

从肋骨改制成的骨器来看，可能都是在骨板或简易型骨匕的基础上略经加工而成。 

长骨改制的骨器中，一件是将原作他用的条形骨器改制成骨锥，另一件则是利用普通劈裂的



骨片制成简易型骨器，骨壁断面局部有不明显的磨制或使用痕迹。 

整体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改制的骨器并不多见，多在原器的基础略经打磨，制成一件功能

相近的器物。 

四、 制骨遗物反映的工艺特点 

（一）选材 

1. 加工对象的选择 

骨器原料主要选择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二里头遗址 1999～2006 年发掘资料中可鉴定种属的

骨料，以家养动物为主。不管是坯料还是余料，牛（黄牛）的数量均为最多，高达九成左右（表

六；七）。 

表六 坯料的动物种属统计表 

种属 数量 比例 

牛（黄牛） 201 91% 

羊 2 1% 

猪 1 0.5% 

狗 1 0.5% 

大型鹿科 1 0.5 

中型鹿科 1 0.5 

小型鹿科 2 1% 

梅花鹿 6 3% 

羊或小鹿 1 0.5% 

狍 2 1% 

虎 2 1% 

人 1 0.5% 

合计 221 100% 

 

表七  余料的动物种属统计表 

种属 数量 比例 

牛（黄牛） 77 87.5% 

梅花鹿 3 3.4% 

小型鹿科动物 4 4.5% 

狍 2 2.3% 

虎 2 2.3% 

合计 88 100% 

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制作骨器时骨料选取的主要对象为家养动物，并且绝大多数为黄牛，其

他家养动物猪、羊、狗的骨骼在制作骨器时仅偶尔使用，为非常态下的骨料选择对象。野生动

物鹿的骨骼也有少量使用，但是较畜养的猪、羊、狗的比例略高，偶见大型食肉动物的骨骼，可

能是狩猎所获，也为非常态下的骨料选择对象。 

角器制作时，原料多选取鹿科动物角。发现的遗物中除 1 件为角基带周围有切割痕的黄牛角



外，其余均为鹿角，且基本为大型或大中型鹿科动物（梅花鹿与麋鹿）。尤其是梅花鹿的比例高达

八成左右（表八）。 

表八  角料的动物种属统计表 

种属 数量 比例 

麋鹿 7 8.3% 

梅花鹿 67 79.8% 

鹿科 9 10.7% 

黄牛 1 1.2% 

合计 84 100% 

2. 骨骼类型与部位的选择 

根据二里头遗址 1999～2006 年出土骨器和骨料的鉴定结果（表九；表一〇；表一一），加工过

程中主要选择哺乳动物的长骨，以大型哺乳动物（黄牛）为最多，用来制作条形器物。其次是肋

骨，主要用来制作骨匕、骨板和刮抹器等片状器物。再次是下颌骨，主要用来制作骨铲。肩胛骨

比较少见，应该是主要用于占卜，而不是用来制作骨器，仅见有少量占卜后的肩胛骨（牛）用来

改制为骨器。 

长骨在部位选择时，掌、跖骨数量最多，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胫骨、桡骨等其次，其他较

少。跖骨大体呈方柱形。掌骨前侧面近半圆形，后侧面骨干较平，松质骨在关节部位一侧。因为

这两类骨骼形态规整而成为主要的加工对象。胫骨、桡骨这两类骨骼大部分骨面较为规整，仅个

别地方不规则，成为次选对象。股骨虽然也较为规则，但是发现数量较少，原因不详。肱骨因为

整体扭曲，呈不规则状，用来制作骨器的部分十分有限，其选用比例较低。 

表九 骨料的骨骼类型统计表 

类型 数量 比例 

长骨 160 62% 

肋骨 85 32.9% 

下颌骨 12 4.7% 

肩胛骨 1 0.4% 

合计 258 100% 

 

表一〇  关节预料（长骨）部位统计表 

部位 数量 比例 

掌骨或

跖骨 

掌骨 36 22.5% 

跖骨 42 26.25% 

不确定 6 3.75% 

胫骨或

桡骨 

胫骨 23 14.38% 

桡骨 14 8.75% 

不确定 3 1.875% 

股骨 3 1.875% 

肱骨 1 0.62% 

不详 32 20% 

合计 160 100% 



表一一  长骨部位统计表 

部位 数量 比例 

掌骨或

跖骨 
65 77.4% 

胫骨 12 14.3% 

桡骨 6 7.1% 

股骨 1 1.2% 

合计 84 100% 

统计数据表明，骨器制作时不同类型和部位的选取是在对动物骨骼的形状和特性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而做出的。 

（二）截取 

我们发现在加工中的截取均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技术，未见到有线切割的证据，这一点在二里

头遗址玉石器加工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可见使用片状工具切割是二里头文化手工业生产中的一

大技术特色。 

具体来看，长骨和角料的截料、坯料的进一步切割时，均采取片状工具切割。一般是从不同

侧面开始，转向切割。多切开骨壁的大部，到骨髓腔时即停止，然后用砍砸、折断等方法分割骨

料（图三）。 

 

图三  二里头遗址骨料上所见截取痕迹 

1.2000ⅢH24∶86 2.2000ⅢH24∶95 3.2004ⅤT83④A∶3 

（图三至八所用资料均采自《二里头（肆）》） 

不同的骨骼因骨壁形状、厚度和硬度不同，切割方法也略有不同。从长骨与角料的切割面来

看，多发现有平行的、细密的线型痕迹，切割面平齐。部分断口的切割面未见密集的平行锯痕，

而是大体相平，略有错落的数段平面，断面宽度不一，但整体上看切割面保持平齐（图四）。 

 
图四 二里头遗址骨料上所见切割断面 



1. 2002ⅤH100∶2  2.2002ⅤH128∶6  3.2003ⅤT34④B∶11 

从保留痕迹的遗物来看，切割所留锯槽宽度一般不超过 2 毫米，多数在 1 毫米左右。比如黄

牛跖骨关节余料 2003ⅤT35②∶2 表面锯槽宽度 1.4 毫米，2003ⅤT36H198∶12、2004ⅤT69H257∶

2 锯槽宽度 1 毫米，黄牛掌骨关节余料 2004ⅤT81 剖④A∶1、2002ⅤT27H193∶1 表面锯槽宽度仅

为 0.8 毫米。锯槽内壁面平齐，有细密线痕，从表面到槽底宽度基本一致，应系金属工具锯切所

致，而且其刃部宽度应不会超过锯槽宽度（图五）。 

 

图五 二里头遗址骨料上所见切割痕迹 

1. 2000ⅢH24∶87  2.2002ⅤH87∶43  3.2000ⅢT1⑧∶46 

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片状工具进行梳理，所有的石器边缘或刃部的厚度都远超过上述锯槽宽

度，而金属工具的刃部厚度也都远超过上述锯槽宽度，切割所用工具应该不是这些器物。但是该

遗址发现的部分铜器残片厚度为 1毫米左右，个别刃尖薄处仅约 0.6 毫米，小于锯槽宽度（如 2003

ⅤT34④B：3），此类器物有可能是切割骨料的铜质工具（图六）。 

 

图六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残片 

1.2006ⅤT117 剖④B：2  2.2003ⅤT34④B：3 

（三）局部加工 

局部加工技术包括切割、镂刻、刮削、剔挖等，在出土的制骨遗物上均有体现。 

切割一般也使用片状工具，或在器物尖部加工预成型，或在器物表面刻出浅槽、锯齿状扉棱

等装饰图样（图七，1、2、4）。镂刻或剔挖时，多利用尖状工具在器表刻出花纹，主要见于骨匕、

骨笄或骨钗的表面（图七，4、5）。刮削也是利用片状工具，常见于骨锥或骨匕的尖部及动物造型

骨器表面（图七，3、6）。 

钻孔包括单面钻和双面钻，利用的工具有带尖片状工具或竹管等。片状工具加工钻孔常见于

骨匕、骨锥等器物的柄部（图七，2），而管钻多用于骨器表面的装饰，比如骨猴的眼睛（图七，3、

6）。 



 

图七  二里头遗址骨器表面所见局部加工痕迹 

1、2、5.骨匕（2002ⅤH104∶3、2002ⅤH111∶1、2004ⅤH285∶85）  

3、6.骨猴(2002ⅤM6∶1 前视、左侧视）4.骨钗（2002ⅤH62∶3） 

（四）打磨 

作坊区内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砺石类工具，我们推测加工过程中利用砺石、砂石、毛皮等进行

磨光或抛光。一般用小砂石进行粗磨，然后在砺石上进行进一步细磨（图八），需要更细致抛光的

（如骨笄的表面）则可能利用皮类有机质物进行来回打磨。打磨工具和工序尚需微痕观察等方法

来确定。 

 
图八  二里头遗址出土砺石 

1.2004ⅤH312∶7  2.：2001ⅤT4⑤E∶2  3.2000ⅢT4⑪∶2 4.2000ⅢH13①∶19 

五、 结语 

综上，二里头遗址制骨手工业有以下特征。 

第一，制骨手工业的重要性稍逊于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的生产。目前发现的制骨作坊位于

遗址的核心区或重要区域。比如 1 号作坊位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宫城）内，处于相对封闭的



状态。2 号作坊位于祭祀区的近旁，其周围是否有围护设施尚不清楚。制骨作坊所处位置与铸铜

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相类似，说明制骨手工业与王室或上层贵族有着密切关系，依附于王室或上

层，直接为他们提供产品，是“处工必就官府”和“工商食官”的具体体现。这种现象至迟

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已经开始。 

第二，零星的加工点生产与集中的作坊式生产并存。从目前的发现看，可以确认的作坊遗址

有 2 处，零星的加工点不少于 5 处。由于发掘面积有限，遗址西部和其他区域是否还有类似的加

工点或作坊尚待探明。这表明至少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制骨手工业与冶金业一样，开始具

有了专业化的特征，作坊式的专业化生产初步实现。 

第三，作坊区有不同的生产群体（小组）共同组成，可能尚未出现专门制作某一器类的区域

（作坊），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产品以簪和镞为主，以满足日常生活、生产为基本目的。骨器成

品型式多样，缺乏较高的标准性和统一性，商品性生产的特征不明显。与郑州商城二里冈文化时

期超过 5000 平米的紫荆山北和殷墟遗址的制骨作坊相比，二里头遗址的制骨作坊占地面积

和生产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四，骨器选料多采用人工畜养的黄牛骨骼，其也使用他动物骨骼，但不是常态。这与二里

头文化时期动物资源再利用的状况相对应。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如备料、截取、加工、打磨等都

有一定的规律，即选料主要以大型哺乳动物（黄牛）长骨骨干为主，截取以采用片状（主要为金

属）工具为主，制成品以簪和镞为大宗，打磨采用砺石等。值得关注的是加工中使用片状金属工

具，与二里头文化已经步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大体对应，与新石器时代末期如陶寺遗址截取骨料尚

以片状石质工具或线切割工具为主不同，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切割工艺的进步与金属冶炼技术的发

展息息相关。 

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之间是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

的发展，制骨手工业同其他部门一样出现了专业化的作坊式生产，并具有依附性的行业特征。生

产行为虽然呈现集聚的趋势，但家庭式的生产继续保留，与作坊式生产共同组成了制骨手工业的

两种产业形态。为了提高生产水平和产量，满足特定人群的需要，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一

步加深，作坊成为上层或贵族管控的“官营”设施，部分从业者的身份也从先前相对自由的状态，

转变为依附于“官府”的工匠。这一生产模式并没有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废弃和二里头文化的被替

代而消亡，而是被二里冈文化所继承，成为三代时期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可知，至迟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时候，该遗址已经具有不同于

龙山时代以血缘为基础，以大型房屋为中心的聚落特征，而是体现出以向心性的建筑（设施）、反

映社会阶层分化建筑和墓葬、体现专业化生产的作坊（区域）为代表的都邑（城市）特征。以制

骨手工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特征表明，二里头遗址已经初步实现了城市化，二里头文化开始步

入广域王权国家的早期阶段，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原文刊载于《考古》2016 年第 5 期，不同之处以本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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